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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學：研究方向 

⚫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學者，以其序言的結論為核心，但文章內的心路歷程，才對實踐障礙，有

提點的作用。 

⚫ 另外，他們把義理，分類列點，成為架構。但從實踐上，如何開始？如何繼續？則難解答。

要活化義理，把架構變成動態，必須說明次序與因由，才對實踐步驟，有指引的作用。 

⚫ 再者，唐先生必依中國傳統哲學，即以人生之事為起點。人生之事，即生而為人，知有父

母，有家庭成員等。再記為知識，才能在生活以外，作純粹思考。所以人生之事，首先並非

知識，而是感受：內心的苦與樂、精神的升與降、理想的顯或隱、得失的喜與哀，甚至一念

之過位或復位。這一切，都是生命中的“承擔者”與“承繼者”，在人生之事上，所必經歷

的心路歷程。  

陳健恩 副會長 

 

霍學：研究方向 

⚫ 霍師之思想，通透靈活、敏銳深刻，常常能在電光火石之間給學生當頭棒喝。此有賴霍師思

想中“化繁為簡”之能力。 

⚫ 此“化繁為簡”之能力，落入於教化之上，使人能一方面根於理論、根於經驗，但另一方面

又能超越理論、超越經驗之框框而有新的創造。 

⚫ 我們將透過霍師之教學個案，呈現霍師之教化哲學以及其思維能力，從中展示霍師對於唐君

毅先生學問之繼承與開新。 

許志毅 會長 

每月一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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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學研究：《霍師的教化哲學——相應之意義：引導反省與開發

（三）》 許志毅  

上文論及，霍師所提出之教化指引，背後是有著極深刻的道理，而且涵蓋歷史文化的精

蘊。因此，作為學生的要善於學習與反省，不能只是從自身經驗的立場去了解霍師的教導。我

們除了指出霍師背後的道理信息以外，還從大處指出該學生在面對讀書與工作時之局限，就是

他習慣了以工具思維的模式去面對人事，結果忽略了其實讀書與工作兩者都是生命成長的實

踐。何以他會以這種思維模式去面對人生呢？那就要進一步反省，要發現在其生命中更深之局

限、障礙了。 

從反面去覺察自身之局限障礙 

 原來，該學生是某大公司的中層管理。他本身是有理想追求之人，可是卻發現下屬非常之

現實、功利、計較，而且他們常常要求“按章工作”，不願意有更多的付出與承擔，這是他難

以接受的。因此，該學生在很多地方，都難以與下屬有一致的期望：下屬覺得他太過苛求，難

以滿足，他們都認為只是來謀生、打一份工罷了，又何必太過認真呢？而他則覺得下屬不願意

配合他，認為他們做人做事不應該得過且過。眼看下屬都是難以改變的，而且在現實上也是拿

他們沒有辦法，所以他心中是非常難受的。該學生有著“老好人”的性格，於是下屬不願意做

的，他便自己去做，以為這樣就是一種願意承擔付出的表現，結果搞到自己很忙碌、很勞累，

長久累積下來，身心疲敝，內心覺得十分消磨，又覺得沒有人了解他，更加沒有人懂得去配合

他，內心非常孤獨寂寞。本來，他對工作是充滿期望的，希望在當中大展拳腳，實現理想；可

是漸漸地，上班對他來說變成了一種苦差，雖然他還是會勤勞的工作，完成任務，但是面對下

屬的時候，內心不期然冒起一股不平之氣，常常埋怨：“為甚麼這些人會有這樣的表現行為？

為甚麼不好好努力付出呢？這個世界到底出了甚麼問題？”可是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在辦公室

之中，除了苦幹之外，就只是沉默。表面看，他很能幹，一個人能做十個人的事情，而且下屬

不能承擔的，他也可以扛下來 。老闆對他都十分讚賞。可是他內心十分清楚——自己內心十

分空虛，好像變成一具“行尸走肉”一樣。 

這些行為，反映了他生命中的局限——沒有勇氣去作真正的擔當，不明白自己的本分，於

是便只是懂得要求自己一個人去行動，而沒有帶領下屬一起實踐——他本身是上級、是領袖，

本分就是帶領下屬，給下屬一個方向，實現更高價值。在工作層面來說，就是透過完成工作，

實現背後的價值與意義；然後在當中觀察下屬，看看他們有哪些地方是不足的、是需要改進

的；有哪些地方是可以進一步開發的，而且要懂得提起他們的精神士氣，深化他們對理想的體

會，一起為理想而奮鬥，此方為真正的帶領與凝聚同事。要做到此本分，則需要提升自身之素

養，呈現出人格的光輝，感染別人。根據此義，即可看到該學生之局限，就是他只是困在他個

人的思想世界，縱使自己很想認真做好工作，卻不懂得若要做好工作，就要先有成長的人，

“斯人也有斯事”，也就是不懂得，若要認真地把工作做好，此並非純粹是個人的事情與操作

流程這麼簡單，而是涉及到整體、涉及到團隊的素養之提升；在公司中，上級並不只是一個職

位、一個個體這麼簡單，還是在團隊中的領袖，要帶領團隊、提升團隊的素養的，靠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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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做好之外，還要懂得對下屬提出標準、要求下屬、推動下屬、引領下屬、跟進下屬、

轉化下屬、提升下屬的。可是他卻沒有勇氣去面對下屬的缺點，乃至團隊中的負面氛圍，結果

他只能夠“下屬不願意做的，他便自己去做”， 可是“內心覺得十分消磨”、“覺得沒有人

了解他，非常孤獨寂寞”。在他的心靈中，本來是希望追求理想的，可是由於下屬的“不配

合”、“不成長”、“不主動”等狀況，他本來在內心中的雄心壯志，在經歷不斷受到衝擊的

情況之下，漸漸退到成為萎縮的狀態，表面上是“下屬不願意做的，他便自己去做”，十分承

擔，但其實是沒有面對下屬的不足，更嚴重的是沒有面對自己的局限與障礙：不夠勇氣、不明

白本分、沒有察覺到自己的萎縮狀態，所以他在不知不覺之間，從原初之“希望追求理想”的

狀態，退到去只求“完成任務”的地步，在不知不覺之間，把工作實踐理想的意義退掉，只是

餘下操作、應付、處理等的意義，也就是上文所講的工作變得“與自己的生命成長之實踐沒有

任何交涉”，這就是“以工具思維或操作思維的模式去處理工作、處理人事”，而其“自身也

只是成為這些目標的工具，本來是主體，卻變成了客體，沒有了主體的積極意義”。所以人變

得越來越消極、無奈。可是更糟糕的是，他這種工具思維或操作思維的模式同樣用到其他地

方，現在他就是同樣的用這種思維模式去面對讀書的問題。他以為讀書也是一種“完成任務”

的過程，所以若把讀書與工作放在同一個層面，同一個時間段，只能非此即彼，不能同時容納

兩者。他遇到霍師，從霍師身上看到甚深之學養，也從讀書過程中得到一些美善信息，可是基

於他這種工具思維或操作思維的模式，他只能從中得到一種暫時釋放、舒適、安慰的感受，卻

還沒有進入真正修養自己的歷程。所以，他從霍師身上，雖然感受到其學養與智慧之難得，亦

感受到讀書修養之可貴之處，可是，霍師之學養與讀書修養大概只能成為該學生之“仰望對

象”，而未能與其自身之生命融合在一起。如他能有如此的反省與啟發，則對讀書與工作抱著

生命成長之實踐之心，則兩者皆可成為其奮發的動力之餘，更加成為他轉化自己、提升自己、

承擔理想的力量根源。由此，則可以轉出： 

 1、開發其心靈深處之真實嚮往； 

 2、轉化其心靈之障礙，提升內涵，突破自己之動力。 

 生命成長是人生之根本，由此根本出發，則一切人生活動才能得以圓滿，或至少能趣向更

加圓滿之境地。能領會上述信息，人才能對生命有更深入的了解，於工作中種種感受深入，並

透過種種境遇而更加了解生命、深入領會道理世界，成為提升內涵、修養生命之內容。因此，

回到該學生當時對於讀書與工作時間有衝突矛盾的問題，其實正正顯示其觸碰到生命障礙之

處，不要滑過去，好好面對，就是一個成長之機。 

（未完，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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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學研究：人生之事及心路歷程《不善之德目》(續) 陳健恩  

 唐先生談及七種不善的德目，前一期先談過兩種：能善而未善，及氣質上限

制之不能善。  

 第一、能善而未善：意思就是當人未有某種關係，未面對某個人，未碰到某

件事，就不能付出對應的那份情，那種德。就如一個人一生未曾碰見過長者，都

是平輩或比他年紀小的人，那麼他很難體會對長者的那份敬愛與尊重。不是說他

本身沒有敬重之心，只是客觀因素的缺失，令他那份情沒法呈現，自己亦沒法感

受得到。這亦算是人生的一個遺憾，但屬不知者不為過是也。  

 第二、氣質上限制之不能善：意思是自己氣質或性格，先天有所偏向，如偏

向動，那麼，對人生靜的體會，便自然減少。這也可算是先天所限，與第一種相

類似。不同的地方，就是氣質的偏向，不同純粹的外緣際遇，多少都屬於自身。

自身的問題，亦應由自身所承擔。因此，與其用很多坊間測試去承認自己天生氣

質之偏，不如學習嘗試在後天努力變化自己氣質，以趨向完滿為大方向。因此，

這方面雖不可責難太過，但自己亦逃不了承擔之責任。  

三、過錯  

 過，指的是過猶不及的問題。這一種錯，就是一般所稱之為“過”錯。  

 這種錯 ，可 以作 為第 一種 真正 的不 善 。因為 ，它 雖然 本身 也有 些先 天的成

份，但大部份都可以掌控在後天個人的學習中，而透過生命成長而續步改過。  

 過錯之所以形成，不能一開始就是“過”。它首先一定是來自一種善，至少

是自身認為合理應當的，否則人自身是不會容許它表現出來。  

 “過”的開始，是自覺地去求實現某一種善的活動，這才是它的開端。  

 問題不是出自活動的開端，而是出自這個善的活動，在活動延續的過程中，

內心的清明不自覺地喪失。例如一個人愛一個對象，起初對對象的愛護之情是善

的，但在過程的延續中，內心沒有再反思具體的情形，而只執持自己要繼續表現

愛護之情，最後變成一種縱容也不自知。這種後來所變成的縱容，就是不善。這

種錯，就稱為“過”錯。  

 因此，在最初的時刻  

 我們自覺求實現仁，而有愛的行動；  

 我們自覺求實現義，而有自制及公道的行動；  

 我們自覺求實現禮，而有自謙而尊人的行動；  

 我們自覺求實現智，而有辨善惡好壞的行動。  

 此自覺求實現仁、義、禮、智，不同的善行，最初並沒有不是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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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念提 起之 時， 內心 的心 靈是 十分 清 明，能 在一 般世 間的 事理 上， 超出一

層，來審視其合理性。當中不以過去之善，來假定今日之善。亦不以過去之惡，

來假定今日之惡。可以說，這個清明的心，能涵蓋及主宰生活中的活動，能時時

在當下重新決定，何謂是善，及如何行動才是善。  

 但是，人可能因一時的鬆懈，人可能自滿於過去行善的名聲，人可能因過去

行善的成果而生傲慢心，結果在延續善行時，並沒有提起這個清明心，去審視當

下延續的活動，而只是順過去的習慣及現在客觀的事實，把想法及行動純粹地繼

續“連綿遷流”。這個清明的心，亦沒有再提起，逐漸地隱蔽陷落。  

 過往的善行，到今天可否稱之為善行，則取決於超越的清明心去反思。當繼

續過去同樣的行為，但日後會否慢慢由善走向不善，實則為未知之數。這種沒有

清明心主宰的善行，只是早期善念的一種餘勢，慢慢變成今日的一種積滯而來的

“習氣”。當習氣已成，行為便被此餘勢迫脅，活動僵化而且往而不返。  

而這個“過”，亦將日漸擴大。  

 當善終成為“過”，不單只生成一錯，而最初善念的實現，亦不能得。  

四、私欲之蔽  

 “過＂最大的問題，是它可引出私欲，而終成為更嚴重的不善。  

 因為清明心的隱蔽，自陷於一種過去的活動方式，任其過去的意志，向前繼

續奔馳，在當下及未來是否恰當，亦未經反思，更以過去之是為是，而形成一種

“我執”。  

 這種“我執”，將聽不到任何的聲音意見，亦會排斥自己及其他人的道德行

為，只以“我執”所執持之活動行為為是。  

 最不幸的情況，就是人私欲的生成，正跟“我執”所做成之“過”，所走的

心念歷程，完全相一致。此即如開首所提出：“過”，會引發私欲。  

 “過”錯，或私欲的形成，同樣都是因為失去了內心的清明，失去了對“我

執”或“我欲”所作出的“自限作用”。結果，無論是“我執”或“我欲”，都

變成一種無限的發展趨勢。無限的發展，必將強行佔據一切，如現實中帝國主義

的無限野心。所以，當我們失去清明心，這種“我執”或“我欲”的活動，在擴

張發展中，必會極力排斥自己及他人的道德活動，甚至極力排斥其他人對欲望的

追求及滿足。所以，最後對一切其他活動，對一切不同的道德價值，乃至一切其

他人的思想、欲望，都會一蓋排斥，而只有自己。  

 私欲擴展，而人的清明心將更益蔽，最終使人的道德根本間斷。此所成的不

善，已不可稱為“過”，而應稱之為“惡”。  

 

 


